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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

爸爸送我去找妈妈

在苏联，我与妈妈相会

二哥岸青指着毛泽东像说：他是我

们的爸爸

我给毛主席写信问：到底您是不是

我的亲爸爸

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

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李敏。这个名

字是后起的，我的小名叫娇娇，大名曾叫毛娇娇、

贺娇娇。

在说我父亲之前，我想先说说我自己。

年，我是 在陕北保安县出生的。关于我

第一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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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 年日，又有许多种说法。有人说，我是

月（农历）出生的；有人说，我是 年的冬

年初出生的。妈季出生的；我爸爸说我是 妈

也这样说。

其实，生日对我这个普通百姓来讲，也不是什

么特别重要的日子。清楚与不清楚，也无关大局。

反正我该来的那天，也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这就

行了。虽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有不知道自己生

日的，但是，在我出生的年代里，爸爸、妈妈正为

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，孩子带来的欢乐他们不

可能充分地享受，更何况，我和黄土高原上所有的

孩子一样，出生了，不过是一个小生命，生日，并

不重要，对于毛泽东的女儿来说，更不重要。因

为，对于爸爸来说，他期待的是一个民族新生的日

子。

年，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两万五千

里的长征，跋山涉水，终于胜利到达陕北。

年秋，毛泽东 我的爸爸，率红军东

征后，来到妈妈已先到达的保安县。

保安县，是个小县城，全城人口还不足四百。

这儿人口不多，房屋也就不多，再加上黄土地的贫

瘠，想找一孔好的窑洞住，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

事。我的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就住在保安县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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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山的一孔破烂不堪的窑洞里。窑洞光破还不说，

里边黑洞洞的，洞顶上还时不时地往下滴水，里面

格外潮湿。

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。

我很幸运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夫

同桂荣接生了我。我该称她为同妈妈或刘人 妈

妈。

当年，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妈妈的身边，精心

地照料、护理着妈妈，用她那细致、娴熟的动作，

以一颗慈母般的爱心，将我这瘦小的身躯接到这个

世界上。

我的第一声啼哭，是从她的双手上托着的小身

躯里发出来的。她为我洗干净身子，包裹好，又重

新双手托着我，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我的长相。大概

她是想判定一下，我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吧！看

了一会儿，她笑吟吟地把我放在了妈妈的身边。

后来，刘妈妈谈起当年时，她这样说：

年 月 日，东征胜利回师后，

中央和毛主席由瓦窑堡来到保安县。毛主

席住在城内炮楼山下的窑洞里。我们住在

离他不远的北山坡上。

那年，冬季的一天早上，毛主席的警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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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：“快！快！

贺子珍要生孩子啦，毛主席叫你快去。”

我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、

小衣服跑到毛主席住的地方。老远，我就

听见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。毛主席

见我来了，说：“刘嫂子，快来呀！”

我走进岗楼，见贺子珍面色蜡黄。消

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，冷得直打哆嗦。

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，顶子是用

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。岗楼里四面

透风。我很生气地埋怨他们：怎么能挑选

这地方生娃呀！毛主席说：“石窑里太潮

了，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。”

毛主席焦虑地问我怎么办？我先让子

珍喝了半碗开水，让她的身子暖和些，然

后，扶住她，替她按摩腹部，使她减少些

痛苦。不一会儿，娃娃生下来了。这时，

医生赶来为娃娃扎了脐带，将子珍抬回窑

洞。我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，裹起

来抱进石窑洞安顿好，就跑向北山坡家

里，去取前几天就准备好的鸡蛋。

刘志丹的牺牲，使我的脑子受到很大

刺激，影响了我的记忆。我一时怎么也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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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，一直翻到中午才

找到。当我推开毛主席的房门时，见子珍

正在吃鸡蛋，不知道是谁送来的。我端着

刚找到的那碗鸡蛋木呆呆地站在她身旁，

一个劲儿地落泪。

娇娇生在苦难的岁月，生下来时又瘦

又小，一对小眼睛睁开看人，真叫人心

痛。

后来，她到了保育院。再后来听说她

到苏联找妈妈去了。解放初，她回国以

后，有一年在上海我见到了她。一见面她

就叫我“刘妈妈”。后来还托人给我捎来

一张照片，上面写着：“敬赠刘妈妈留念，

毛娇娇。”再后来，她改名叫李敏了。

这就是我的出生经历。

再大些时，我知道了，同桂荣妈妈为我接生

时，刘志丹刚刚牺牲半年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，

积极组织民族统一战线，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。

年年中，中央派刘志丹带领红军打过黄河，

进入山西作战。刘志丹作战英勇，不幸在一次战斗

中负重伤，回到保安不久牺牲了。我出生的保安也

是他的家乡，为纪念他，改成现在的志丹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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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大人们讲：我出生时，爸爸和妈妈的老战

友，红军女战士康克清妈妈、邓颖超妈妈都闻讯来

庆贺。

爸爸笑眯眯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坐。她们问：

“子珍生了没有？顺利不顺利？”

“生了，生了，像母鸡下蛋一样，生了个大鸡

蛋。”爸爸风趣地说。

后来，听人们讲起来，我觉得爸爸挺有意思。

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爸爸说：“生了个大鸡蛋。”他是

指我身子瘦小而言呢？还是指我是个女孩呢？还是

二者兼而有之呢？我就无从得知了。

据说，当时邓颖超妈妈抱起我来，看看我那瘦

小的身子，产生了爱怜之心，连声说：“真是个小

娇娃，一个小娇娇。”

爸爸听了这句话，便说“：对，就叫娇娇！”

后来，有人叫我毛娇娇，有人叫我贺娇娇。其

实不管叫什么，我都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。

我的到来，为爸爸妈妈的生活增添了喜悦与欢

岁。尽管他早已是四个儿乐。这一年，我爸爸

子三个女儿的爸爸了，但在那动荡的岁月里，孩子

们的下落都不清楚。杨开慧妈妈生的岸英、岸青、

岸龙，自从杨妈妈牺牲后，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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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和妈妈在苏区生了哥哥小毛，一直托给叔叔、

婶婶 毛泽覃、贺怡寄养，现在也不知道情况。

后来妈妈又生了两个女儿，都送人了。这些孩子的

下落都不清楚。所以 岁的爸爸身边，倒是只有

我一个孩子。爸爸亲眼目睹了我的诞生，亲耳听到

了我的第一声哭啼。

的婴儿 第一声哭是宣言书，她向世界宣告：我

来了！婴儿的第一声哭，又是进军号，她向人们宣

告：我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里来了；婴儿的第一声

哭，就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，像是唱出的最悦

耳、最动听的乐曲，叫人们百听不厌，百听不烦。

这乐曲在父母的耳边萦绕，是使父母终生难忘的欢

乐乐章。

爸爸双手抱起我，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：小脸

蛋、小嘴巴、小鼻子、小额头，像谁呢？他看看疲

惫的妈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像，像！像子珍的清秀、

文静，是个好娇娃。”

爸爸抱着我。我贴在他那博大的胸怀里。他的

博爱像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，离开母体的孤独

感没有了，我吮动着小嘴巴，眼睛连睁都不睁地熟

睡在他的怀抱里。

此时的爸爸在想什么？我当然不知道。妈妈的

心里明白。就在长征大军翻越六盘山，到达甘肃南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部地段的时候，我开始在妈妈身体里孕育、生长。

冰凉的山水，口口的雪花，变成了哺育我的乳汁；

野果、草根，经过母亲的咀嚼，变成了我的营养主

食。我这小小的生命，从孕育的那天起，就跟着妈

妈同患难，共甘苦，就跟着妈妈一路风尘，来到陕

北。我能平平安安地来到世上，见到父母，享受到

父母的亲情之爱，已实属不易。比起我的哥哥姐姐

们，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而又幸福的人了。更

何况我是生在陕北这块热土上呢！

可是，我没有能像其他的同龄孩子那样，长期

生活在父母身边，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忙着自己的工

作或学习。

听说，我刚刚满月，父母就把我托给奶妈喂

养，妈妈到抗大学习去了。只有星期六放假才能回

家。一周也只能见我一面。到我哑哑学语的时候，

妈妈又到苏联治病去了。细算算，我在妈妈身边也

只有四个月的时间。妈妈是个什么样子？我没有一

点印象。

爸爸忙于党和国家的大事，哪能担当起当妈妈

的责任呢？他照顾不了我，就又把我寄养在当地一

户农民家里。虽然享受到陕北农家孩子同样的生

活，但我却失去了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的亲生父母

的关怀和爱护。在这家呆了多久，我记不清。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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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也说不准确又是什么时候把我送到在当地合作社

工作的一对长征夫妻家里抚养，在那里又是呆了多

长时间，我更搞不清。但是，有些老人又叫我是合

作社的娃娃。再后来，我就被送进延安的洛杉矶保

育院去了。

我好像听人说，在延安时，妈妈的战友、长征

过来的四川人张秀英是我的阿姨。把我托给她时，

我已经是一岁多了。等我到保育院时，张秀英阿姨

也在保育院当保育员。我俩算是“老熟人”了。一

直到 年，我都生活在这里。

爸爸住在杨家岭、枣园多久，我都记不得。他

到保育院来过没有？我也记不得。我是否回过家？

当然，我还是记不得。

爸爸送我去找妈妈

我对爸爸的记忆，实在淡极了，能记得的是

年，爸爸送我去苏联，可这个印象仍然是极

年，在爸爸的亲自安排下，我和朱模糊的。

德爹爹的女儿朱敏，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和王

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四个孩子一起，搭乘一架苏联的

轰炸机，转道甘肃、新疆到苏联，他们是去学习，

我是去找妈妈。

黄土高原的气候是：“夏日热得慌，下雨泥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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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；冬天透心凉，刮风满天黄。”那时，正是冬季，

那狂风，那寒冷，那细沙碎石被风卷起来，再甩到

人们的脸上、额上、鼻尖子上，甭说小孩会觉得如

刀割一般痛，就连大人也常皱眉头，无法忍受。这

狂虐的西北风，吹得人浑身都泛起鸡皮疙瘩，那真

让人难受。

那天早上，朱德爹爹同康克清妈妈带着朱敏，

我则坐在爸爸的怀里。我们和另外两个孩子同乘一

辆轿车向飞机场驶去。

一路上，我看到的除了山就是道路两旁枯黄的

野草在风中摇动，风吹着黄土，细沙满天跑，别的

什么也看不到，路上连个来往的行人都没有。当车

子过了桥儿沟再往东驶，老远老远看见了机场里升

起的一股股的浓烟。走近时才看清楚，原来机场里

支了个老大老大的锅，在为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烧

水，上水。我们都看见了几个人，正忙乎着，做着

起飞前的准备工作。

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，风在呼呼地叫，

飞机在轰隆隆地响。那西北风呼地一阵，一股寒冷

袭来。我望望四周，拉紧爸爸的手，紧紧地紧紧地

贴在他的身旁。

尽管天地如此寒冷，但当我们看见这个庞然大

物时，竟忘记了寒冷，也顾不得将要与爸爸离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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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伤。我松开爸爸那温厚的大手，跟着他们高兴地

往飞机上爬。

我不懂得离别的悲伤，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

孤独，会恐慌。我也一味地跟着大哥大姐的后面，

像模像样地学着他们东摸摸西瞧瞧，感到好玩极

了。我们都开心地笑着。

大人们帮我们把行李放好后，我们光顾高兴，

好玩，还没有发现，他们已悄悄离去，飞机舱门也

不知什么时候关上了。只觉得飞机一阵颠簸，等我

们明白过来，飞机已腾空而起⋯⋯

这才发现，朱德爹爹、康妈妈、我的爸爸⋯⋯

都没有在我们身边。

我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。爸爸呢？他坐在哪

儿呢？我左看右瞧，都没有找见爸爸。这时候，我

仿佛突然长大了，明白了。爸爸是怕我伤心，才悄

悄地走了。我伤心地低下头，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

大姐姐的身旁。

这些天来，我患感冒，又拉肚子。这时候，我

又要拉肚子。的肚子又痛了起来， 朱敏真不愧是大

姐姐，看到我肚子痛得直哭，就赶紧帮助我，找到

破纸铺在地上，然后她安慰我。其他两个男孩子也

一起过来帮忙。大家手忙脚乱了一阵子，总算帮我

收拾干净了。我的肚子不痛了，就又静静地坐着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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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句话也不说。

我坐在这颠颠簸簸的飞机上，两只手不时捂着

肚子。我感到头痛，便蜷曲在飞机舱的角落躺下，

眼泪汪汪的一声不吭。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是

想远在苏联的妈妈吗？我记不起妈妈的样子，当然

也就想不出来；是因为，远离我的爸爸吗？爸爸留

给我的是高大的身影，温暖的胸怀，笑眯眯的脸

庞，是我的小手在爸爸那温厚的大手里转来翻去的

印象。

这就是我的爸爸毛泽东留给我 岁时的记忆。

而就是这点记忆，又随着日后的漫长岁月而渐渐淡

了，浅了，消失了，忘却了。

飞机把我带走了。它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离我的

爸爸。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？有黄土吗？有窑洞

吗？有我熟悉的阿姨和小朋友吗？我还能再坐到爸

爸的怀抱里吗？他那温厚的大手还会再牵着我的手

吗？我能再见到那么高那么高的爸爸吗？爸爸说是

让我找妈妈去，妈妈又是个什么样子？我的小脑袋里

就这样忽而东忽而西地胡乱想着，胡乱猜着⋯⋯

在苏联，我与妈妈相会

经过一番折腾，我们终于到了苏联。

当我在苏联莫斯科见到妈妈时，说不上激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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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谈不上兴奋。我毕竟还只是个 岁的孩子，可对

妈妈说来，可就全然不同了。当有人把这消息告诉

她说：“你的女儿娇娇要来莫斯科找你来啦！”妈妈

听了摇摇头，不信。认为是同志们和她开玩笑，逗

着玩。

“莫逗嘛，她怎么会来？”妈妈虽然嘴里这么

说，可心里却想：这事也许是真的。

她是怎么知道我真的要来了，她自己也说不清

楚了。反正那天妈妈是到机场接我的。一见到我，

妈妈便一把将我揽在怀里，问着，亲着；亲着，问

着，激动得流出了眼泪。

妈妈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：

“你是谁呀？来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是娇娇，来找妈妈呀。”

“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妈妈叫贺子珍。”

“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？”

“我给妈妈带来娇娇。”

年，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，我与妈妈离别 相

会了。

我来到妈妈的身边，妈妈可高兴啦！我俩在一

起，妈妈唤我的亲切柔声，我叫妈妈的甜甜细音，

在房间里久久回响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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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妈妈还要学习、工作，不能天天陪着我玩，

就只好把我送到国际儿童院的幼儿班。我又开始过

上了像在延安时的集体生活。

在这里，除了有妈妈的爱之外，还有亲我爱我

岸英、岸青。的两个哥哥

虽然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，但四个人，节假日

团聚在一起，围在妈妈的身边。这也是一个温馨的

欢乐的家呀！岸英、岸青是在上海地下党和张学良

将军的帮助下来到苏联的，他们比妈妈来得早。

妈妈是 年底，为了治伤离开延安到西安，

经兰州、迪化再到苏联的。

杨妈妈是在这里与我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

永福（岸英）、杨永寿（岸青）相识的。

后来听两个哥哥讲，他们的相识，还真有点戏

剧性：

年春天的一个上午，一位叫阿烈耶夫的

老师领着 岁上下的女干部模一个高高的身材，

样的人，来到我们跟前。老师向我们介绍说：“谢

廖沙（岸英哥哥俄语名字的爱称）、戈勒（岸青哥

哥俄语名字的爱称）你们瞧她是谁？她是专门来看

你们的。”

我俩一愣！到苏联一年多了，我们没有亲人在

这里，怎么会有人专门看望我们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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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这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女人，一时不

知怎么办才好。从她的举止、神态上看，她不像那

些平时来看望我们的阿姨；从她的言谈中好像她和

我们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关系。我们一时也搞

不清楚。该怎么称呼她好！叫同志，还是叫阿姨？

干脆，什么也别叫。我俩一声不响地同时又用审视

的目光，偷偷地打量着她。

她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瘦长的个子，温和的脸

庞上带着点挺不自然的微笑。她好像也是有话不好

直说一样。看样子，她很疲惫，也有几分忧郁。看

她的表情，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。怎样才能打破这

片刻的沉静呢。她只好回过头来问阿烈耶夫老师：

“他们就是岸英、岸青吧？”

站在一旁的阿烈耶夫看到三个人不自在的样

子，忙来解围说：“是的！他是哥哥岸英，又叫谢

廖沙；他是弟弟岸青，又叫戈勒。”说着又转过身

来，对我们两个说：“她是你们的贺妈妈，贺子珍！

刚从中国来，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。”

“是的！我就是贺子珍，到苏联后改名文英。”

她脸上漾着笑意，亲昵地说：“你们的爸爸可想你

们哪！”

自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，我们便失去了母爱，

“妈妈”这两个字，对我们来讲真是太生疏了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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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既不喊她妈妈，也不向她打听爸爸毛泽东的情

况，我们不大习惯这个事实。

“你们父亲身体很好，工作很忙，他常常念着

你们呢！”她为打破僵局这样说。

阿烈耶夫老师看到我们开始交谈起来，便招呼

她坐下来，自己悄悄地走开了。

她见我们的床铺又脏又乱。便三下五除二地为

我们收拾起来。

她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，把我们又脏又乱的

床铺收拾干净。整好后，又弯腰把床下的“杂货

摊”清理好，又把我们的脏衣服卷起来，拿到河边

去洗干净，晾好⋯⋯看到她屋里屋外地忙活着，我

们怪不好意思，也觉得过意不去。就跟着她也干起

来，但却没有说一句话。

屋里整理得干净、漂亮，像样了。看样子她也

累得够呛。

我们坐下来。她把苹果削好送到我们手里，我

们真不好意思接受这种爱。可当我们看到她的一片

真诚和充满母爱的眼神时，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

她面前。可谁也没有喊她一声贺妈妈。

她所在的东方大学离我们的儿童院不远，每到

周末或节假日，她总要带些物品来看我们，像慈母

一样关怀着我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。她把每月发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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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红军干部 个卢布的待遇费，除了自己的必

需开支以外，把剩余的钱都花在了我们两个身上。

她给了我们温暖和母爱。渐渐地，她成了我们生活

中的一员，有时她不来，我们还怪想她的，一有空

儿，我们就到她住的共产国际办公楼的一间小屋去

玩。

后来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没有见到她。她

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？我们决定去看看她。

刚一进她的房间，看到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

男孩。我们相视笑笑，我们明白了，这是父亲毛泽

东的又一个儿子，是我们的小弟弟。

“唉唷，这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！”大哥盯着那

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，左端详右端详，越看越高

兴，越看越喜欢。瞧他高高大大的额头，多像爸

爸，就连鼻子、眼睛也都像爸爸。

“对！这个小男孩还真像爸爸。”二哥说着就去

轻轻摸他的小手腕，逗着他玩。

“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！”她说着望望

我们。

看到我们高兴，她也会心地笑了。她笑得那么

甜，那么真。这样的笑容是过去很少见到的。

她的小房间里，成了我们团聚的地方，也成了

我们的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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